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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芙蓉二月开，有个

教师外乡来”，还记不记得这
部电影？《早春二月》，孙道临
和谢芳主演的。

我对于动植物都没有兴
趣，仅有的了解不过桃花、梅
花、荷花、月季、蔷薇、茉莉、栀
子花以及菊花，还有荼蘼，“开

到荼蘼花事了”，这是从小说
里得到的概念，也没见过传说
中极美的芙蓉。

我们这代人，小学时总看

见“像花一样的少年”之类的
比喻，虽然恶俗，却被迫记住了。
少年人心中都是苦涩的，渴盼快
快长大，不用考试，可以恋爱，自
己工作、领薪，不会再向爸妈要
零花钱而被盘问良久。青春不再
的人才会怀念青涩，失去的总归

是好的，尤其是光阴。
读大学的时候，宿舍楼被

编号，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么人
文的环境竟然会有这么直率的
思维方式，像纽约的街道一样
便于记忆。女生宿舍是新建楼
舍，照壁一样正对着校门，壮观

得很。每天晚上熄灯前楼下总
是站满人，一对对小情侣，或牵

手或拥抱，舍不得分开，完全无
视左手或者右手乃至前一步后
一步之遥的其他恋人。大家就
那么密密匝匝站着，说着各自
的情话，那里一定是全世界人
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相信很多人听过这个传

说：一位高校女生晚上从宿舍
楼跳出来，好像是三楼，只是为
了与恋人会面。“等到天亮宿
舍楼开门不行么？”成年人对
此很不以为然，虽然他们也经
历过为爱痴狂的年纪，但是过
了，也就淡了。据说这件事情发

生在厦门大学。
厦大曾经被评为中国最美

丽的高校之一，所以我是带着
充分准备去厦大的。看到那里的
楼群，我还是愣住了，太超越想
象了。三栋学生宿舍成梯字型排
开，每栋楼高4层，长100多

米，以湖水为圆心形成半合围
形，中式屋顶、西式屋身，大块石
头做外墙，坚固又明朗。

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宿
舍楼，而且是男生宿舍。这儿以
前住女生的，后来盖新楼，女生
搬走了，男生盘踞进来。真让人

嫉妒得要死。这一定是全中国
最美丽的男生宿舍了。

那个楼群，叫做芙蓉，我去
的时候，正值二月。宿舍楼里偶
尔闪出几个单薄的身影，走廊
里晾着洗到泛白的牛仔裤。

!"#$%&'() !"%*+

,-./01-23.45678

9%:;0<=>?

)*+,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

一点卡耐基的书，其中一个
章节的题目还记得，叫“没
有人会踢一条死狗”。这个
道理我一度觉得很高明，可
后来就明白了———没人会
踢你又怎么样？不用踢你你
就已经是一条死狗了。

说这种死狗哲学的不
止卡爷爷一个，前两天我在
李银河老师的博客里看到
两篇文章，一篇叫做《永远
不批评别人》，还有一篇叫
《从人生的竞技场上撤
退》，读后知道李银河老师

最近开始读克里希那穆提，
所以才写了这些，我大概看
了一下，似乎倡导的也就是
无欲无求、与世无争，“只
是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情”，这样自己才能活得幸
福快乐等等。

李银河老师是研究社
会学的著名学者，她因为这
些道理而说出“相见恨晚”
的话来，我觉得很诧异。我
没读过克里希那穆提，但这
些道理也很眼熟，《道德
经》、《菜根谭》、甚至书摊

上的《人生妙语金句》之类
的书上似乎都见过。此外，
从小就有人告诉我 “静坐
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
非”，直到现在，我奶奶还
常教导我 “少管闲事儿”
———身为一个中国人，这些

道理我相见得一点也不晚，
甚至是太早了。自然，也见
过不听先贤大师教诲的：有

的高喊“中国人，你为什么
不生气”，有的至死咬定

“一个都不宽恕”。我虽无此
勇猛，也没实力与人家并肩
战斗，但却也心存疑问：“被
人踢”和“做一条死狗”，到
底哪个更可怕一点？

显然，最理想的状态是
做一条活狗，一条不被人踢

的活狗，这与克里希那穆提
大师所说的 “去做自己真
正想做的事情” 似乎基本
等同，但是，“去做自己真
正想做的事情”，也须先有
“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情”的自由、空间、资本才

好啊！一个乞丐宣布说：
“我发现做乞丐很不好，明
天开始我要做百万富翁。”
你信么？

从个人角度上说，选择
何等的生活态度当然是自
己的自由———即使当我们

身处的世界还乱七八糟，即
使丑恶还大行其道，即使大
家还都在痛苦挣扎，即使糊
涂蛋们还在夸夸其谈，任何
一个人也都有权利选择做
一条死狗。只是，请考虑到
结果：都不批评别人，则人

人麻木不仁，天下善恶不
分；都从人生的竞技场上退
出，则人人固守自我，社会
停滞不前。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

生气”是龙应台说的；“一
个也不宽恕”是鲁迅说的，

还有一个人说，以前他曾经
沉默，但现在他也要挤入那
个话语圈。说这话的人叫王
小波。

要挤进去，不再沉默，是

因为有些话需要有人说出来
才对，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做
一做才好，是因为虽然被人
踢不好受，做死狗却更舒服
不了。所以，挤得再艰难，也
要挤进去，而不是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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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评人李皖当年有一个

著名的感叹：这么早就开始怀
旧了！他感叹的是校园民谣作
者高晓松，那时高晓松30岁。
时代发展到如今，怀旧之风越
来越向低龄化逼近，很多“80
后”也颇具怀旧情怀。

据我观察，“80后”的怀

旧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胡乱
感世伤怀，为赋新诗强说愁。
这样的例证太多了，大多数
“80后”的博客充斥着这样

的内容。小学的玩伴、中学帅
气的班长；爷爷种的花、奶奶
唱的歌；A城的麦当劳、B城
的肯德基，等等。

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些
人沉湎于这样的抒发，尤其

是遭逢以下几种情境，抒发
得更为汹涌———独在异地打
拼、失恋、下雨（特别是秋
雨）、节日（特别是情人节、
中秋节）。所以，这类怀旧并
非“80后”的专利。不过，其
他年龄段人的这类怀旧，因

为情绪堆积的过程比较舒
缓，能怀的“旧”层次又多，
在“旧”里会陷得深一些。又
因确实年龄大了，经过风雨
知道利害关系，怀起旧来会
有克制，可是越克制，在
“旧”里的时间就越长久。

“80后”却不一样，他们
的怀旧说来就来说去就去，
忽东忽西忽远忽近，好像八
月的天、小孩的脸，全凭自己
的情绪恣意驱使，看多了会
有点不耐烦。他们因为情绪
变化过于无常，显得疯疯癫

癫；他们因为语言文字的训
练不够，不太会抒发，显得碎
碎叨叨，祥林嫂似的招人厌。
“80后”中，还有一类人

的怀旧，是比较沉稳、低调的
怀旧。他们闷头独自沉浸在

某些“旧”里，自得其乐，不
事张扬。白天看着是个标准

的公司白领，晚上一到家，在
自我怀旧的天地翱翔。比如

说吧，也喜欢打电游，却只打
超级玛丽、魂斗罗；也喜欢读

书，却只读幼时读过的漫画
书；也喜欢看演出或者电视
上的娱乐节目，却只看京戏
或者相声……周末了，别的
同事去K歌去爬山，他却几
年如一日地奔赴动物园，因
为这是他小时候最迷恋的地

方；年假了，别的同事去旅游
或者睡大觉，他却会把自己
关在家里做木工，因为他想
要一个幼时骑过的小木马，

但现世无处去买……
有个名号挺适合这一类

怀旧者——老克腊。王安忆在
她的名著《长恨歌》里解释
道：“老克腊”是指某一类风
流人物，在全新的社会风貌

中，他们保持着上海的旧时
尚，以固守为激进。人们都在
忙着置办音响的时候，那个在
听老唱片的；人们时兴尼康电

脑调焦相机的时候，那个在摆
弄罗莱克斯一二零的；手上戴

机械表，喝小壶咖啡，用剃须
刀刮脸，玩老式幻灯机的……

就是他。
如果舍弃上海旧时尚这

一专指，单取其“以固守为激
进”之意，“老克腊”就是我
说这类 “80后” 的怀旧者
了。他们与上边所举第一类
怀旧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他

们以怀旧的姿态，来处理内
心与嘈杂现实之间的关系，
尽显卓而不群之态，真有一
股“以固守为激进”的彪悍。

对这两类怀旧，我并不
偏好哪一类，各有各的喜，也
各有各的忧。第一类怀旧者

虽然有时招人厌，可谁一辈
子不是这样走过来的。民谚
说“七八岁狗都嫌”，谁一辈
子还没招人嫌过啊！第二类
怀旧者呢，虽然少年即露异
禀，而且这类人往往成年后
会有大出息，但普通人庸常

生活的缺失，也非常可惜，当
他们年迈老颓，会不会为曾
经远离世俗快乐而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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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我开始当文青，

那时候的文青有一个共同的
志向，就是要把自己的文章
变成铅字，盼着过一把发表
的瘾。而我当时主写诗歌，有
时一天能写好几首，写完了
就往杂志社投，但经常比石

沉大海还不见动静，偶尔也
能得到编辑的退稿信，但每
次回信都让我灰心，一般都
是这样四个字：拟不采用。

我心想，不采用就不采
用，还拟干吗呀？你就不会惜
墨如金，少写两个字，变成
“拟用”，拟用对贵刊来说就

那么难吗？我一般投稿时先
给编辑写一段不算谄媚也算
阿谀的话：编辑老师，虽未谋
面，然心向往之，手颤抖之，
眼期盼之，诗朦胧之，寄上拙
作三首，望在指正之余，能择
一首发表，受人滴水之恩，纵

使不能涌泉相报，也将用两
点水或三点水相报。苍天在
上，黄土在下，一颗诗歌赤子
的拳拳之心于天地之间哭嚎
奔走，惟愿拙作能早见天日。

我就是这么忽悠煽情，也

打动不了编辑，直到1986年
我的处女作才见了天日。有时
我被退稿退烦了，再投的时候
干脆写上：编辑先生，寄上大作

三首，希望拜读，拜读之余，抽
空发表。可这也不顶事儿，估计
就算我把拙作称为佳作、名
作，也一样会遭到退稿。

那时候投稿，什么《十
月》、《当代》、《中国作
家》、《人民文学》、《诗

刊》，连想都不敢想。我主要
投的是 《青春》、《萌芽》、

《飞天》、《丑小鸭》、《星
星》这些青年文学爱好者的
园地。

在八十年代初，南京的
《青春》巨火，很多文学青年
想在《青春》上发作品都想
疯了，宁可自己没青春，也要

在《青春》上见到自己的铅
字。一次，《青春》杂志刊登
了一位文学青年渴望与广大
文学爱好者交流的一封信，
凭直觉，我立马感到这是一
个文学女青年，就赶紧写信
冲了过去。

姑娘在吉林桦甸卫生学
院上学，在浪漫开朗、热情洋
溢之余，还具有徐志摩所提
倡的“蜜甜的忧愁”。我几乎
动用了中外诗歌史中的全部
精华跟她频繁通信，从屈原
到闻一多，从但丁到波德莱

尔，我迅速把她从写小说、散
文扭转到诗歌阵营中来。有一
次写信，我用惠特曼的《草叶
集》忽悠她：我自己将只写下
一二指示着将来的字，我只将
露面片刻，转身急忙退到黑暗
中去。姑娘给我回信：我是一

棵忘忧草，你是一片芭蕉叶，
忘忧草啊芭蕉叶，就在今生此
夜。当时我一急差点儿打着火
车到桦甸找她去。

有段时间，我们只能在对
方的回信中呼吸，那封信来到
我们手中还在喘息。她说她将

永远珍藏我送给她的惠特曼
的诗句：“我愿意在诗歌的星
空中穿上一条金线，说明我们
彼此是一个整体。”以至于在
结束了我们之间的文友情结
之后，我用惠特曼又开始跟别
的女文青套瓷。

noWp5cDE? qr

_stuvwxyz6{|

*}?~������F��

���? &[pmv���

�6F k�m v�����

�6cv#$ �^ %&6F ��

v������6?

1234

5678

9:;

<=>?

!"#$ !!" %&'()*+,-./01234567-89:;

!"#$%&'()*+

,-./012314.56-7

819:;<=>?+,@AB

CDE !!" FGHIJKLM

,NAOPQ,RST* U/

0+,JV%W,RXYZ[!

\#$%&*./0+,] ^

_`abcde1 fghij

k*lm1 !\#C/0no

hi*%WpqrE/s+,

JVtuvw1 /0txyz

!\#{|+,}$~&�

�1 �/s+,JV����

��F,RJV* #"$1 �H

m���H����m �

%&'1/s��yz+,JV*

K�� �����*/0+,

JV1��(&#���c�t�

��� ¡¢£�¤¥¦§�¨

©ª«¬*­®¯°1yz!\

#$±²*/0+,1 ��³

G´@/0+,µA¶·QH

¸¹º»¼½­�¾¿ÀÁ1

cÂÃ*Ä3ÅÆG*ÇÈÉ

ÊHE+,ËÌ�

<=,-&>?@

ABCDEFGH,IJK

^/0+,ÍÎ*SÏ°

ÐbcÑe1 /0+,*ÒÓ

��.G°ÔÕ1°tbÖ� ×

(1Ø()/0ÙÚ$3ÛÜ!

\#C/0*%WÝ- �,R

ÞßHSà1áâãäå£æç

èéê1ëìíhi�îïðñ

çè*}òÃóÃô1õöfg

îïðñ÷§ø*ùú1íûü

eàýþ�Ðÿæ�+,!¬"

#� áâð$çè*%«Å�+

,!¬*&'1!\#Clmð

ñ÷§ø�()ø�*�+£æ

/0Ä3,-./G*~0��

11 3234ðñ+£5¶16

78)�*+£yz!\#$

9:*/0ÙÚ1 c ))**;

{<=â>?{|+,��@

;123c !+,)-.{|<=â

AB1CDÅEFGHc !.,%-

Å !),"-*{|<If�J�

L&MN<=OP

QR#$%STUVWXYZ[

32ÛÜ!\#Cðñ/

0+£5¶*%WKyz+,

ËÌLM/0JV*9N� O

`PYZ1 �>GËÌ/0+

,*@A�QH1 ��/0R

S+,$7!\#±²1 �c

!+/*��m=;T� U}1�

�+,VSe.WX 0 Y+£

5¶*��1&# ���+,1

Z� � )�¬��023 ¨©ª

«¬��[©\¬ æ/0;Z]

^1 WX. )!-_`* 0 Y)

�÷§ø�ª«< %"-ca* 0

Y+£bªøÅcdF[©\

4567 * 0 Y()ø1cÓ­e

*�f¥gh1høb,¬]^1

ij�8HE��+,$m 0

YÚk� ^lm % n�aJo

p1 ��8&# ����DE>

qrsjt���¬u1�³G

´@/0ËÌHtx¸¹º»

Ê1�­�¾¿vÁ�

Ow1)&&. m !) n1?HE

��+,ÚkX c��9&# �

��+,zxy1 z/0+,

Úk*ezl{.]^|}~

���O� �81�jÚk��

yz!\#{�/0+,*�

O1C��JV1���<�Y

s8.~&��� <ñ;��

z[ ^ !%+"mHE+,JVV

�y�có1HE+,<���

.�F}�1� !%+" m:%) m

*+,����!%%7 m ;%% m

*+,23��)&&& m ;&. m

*/0+,���1 cÓ )&&#

mV�D���/0+,ÒÓ

�����Zg1�ó "<#mr

E+,JV�eàDQ<*/

0+,*ÒÓ��� !" #$

!"#$%&'( )*!

"#+,-./0

56789.:;

每个年龄都有撕照片的习

惯。仔细想想，真撕了不少啊，
这张笑得有点做作，那张不笑，
有点呆；这张笑了，但笑过了，
大笑，后槽牙都露出来了；这张
有黑眼圈，这张脸怎么那么黄
……一切皆以自认为的好看不
好看为标准，全然不顾历史性

的纪念意义。就这么撕了好多，
终于到了后悔的年龄了。其中
非常后悔的一张照片是高中时
在公园里照的，初恋男友把手
僵硬地搭在我的肩上。我还想
得起我撕它的原因，一是觉得
自己笑得不乖，二是觉得那人

横眉竖眼的，好像跟我照这张
照片多耻辱似的。

当时给我们照这张照片的
是也在中学早恋的另一对，和
我同一个年级。这一对如今孩
子都8岁了。两个人从高一开
始好，到现在在一起都 20年

了，老夫老妻，完全长成了龙凤
胎。同学会时主持人说，某某和
某某，那是我们最羡慕的人啊。
全体都发出嘘声和笑声。当年
强力镇压未果的班主任老师更
是开怀大笑。男某某站起来说，

那我说两句，我俩绑在一起太
长了，各自错过了很多人生美

好的故事；我希望我儿子不要
走我们两口子的弯路……全体
人到中年的同学一起狂笑。女
某某曾经是我的密友，她先生
我不知道如何，但她我知道，活
到现在，就那么一个从高一开
始就彻底控制她的男人。我不

知道有没有人羡慕她。还是有
吧。有这么一个男人，只有这么
一个男人，跟他一起长大，逐渐
成为联体的家人，不可分离，怎
么会不羡慕？

要是和当年照片上那个横
眉竖眼的男生走到现在又如

何？我的人生是不能假设的。
我先生有时和我聊起他早

年的女友们，我很想看看照片
的，可惜没了。先生思忖着说，
可能是被她们要回去了。如果
这样的话，那就知道结果
了———多半撕掉了。

真到年龄了，到了看几年前
的每张照片都觉得珍贵的年龄
了。十年前的更不用说了，青春无
敌的模样让自己爱怜无比，自恋
得无以复加。终于明白了：所有自
己的照片都不要撕，过五年看，当
年怎么样都是好看的；所有别人

的照片都不要撕，过十年看，那些
人从来就不是什么家仇国恨；所
有自己和别人在一起的照片更不
要撕，那些过往的故事，都是一颗
颗话梅，专门留待不饥不渴但嘴
里没味的时候嚼着混时间用的。

但反过来说，撕了就撕了，

也没什么，没话梅又能怎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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